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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 黄海盛

有梦不觉岁月寒

鱼塘的水面漾开了

回
到
木
里

满园芳华自在香
（国画） 卢成翔

特色崇明

一个人可以清贫、卑微、困顿，但
不能没有梦想。威尔逊曾经说过，

“我们因梦想而伟大，所有的成功者
都是大梦想家，在冬夜的火堆旁，在
阴天的雨雾里梦想着未来，有些人让
梦想悄然绝灭，有些人则细心培育、
维护，直到它安然度过困境，迎来光
明和希望，而光明和希望总是降临在
那些真心相信梦想一定会成真的人
身上。”

何为梦想？诗人用最热烈的语
言去歌颂它，追梦者用最笃定的行动
去追求它。它并非一类人的专属，梦
想的泽被不辨美丑，不分贫富，慷慨
无私地照耀在每个人身上，使得每一
个人都有梦想的能力和权利。它是
抽象的，它意味着一种优于此时的生
活状态，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预期，
一种高远恳切的目标，一种向上笃行
的姿态，一种砥砺奋进的坚毅。它又
是具体可感的，于学生而言，是一张
满分的试卷，一个理想的学校；于创
业者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一次
宝贵的合作；于音乐人而言，是一首
完美的乐曲，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于
科学家而言，是一次技术断崖的攀登
与攻坚……王侯将相也好，普罗大众
也罢，梦想都为生活填写了色彩，为
生命注入了灵魂，它使得生命变得无

比充盈美好。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梦想，制造无

边失望的也是梦想。当梦想实现，它
将成为照进灵魂的光亮，当梦想黯然
失败，它便只能沦为空想。这是一个
人人逐梦的时代，但成功者往往寥
寥，梦想的能力和权利人人平等，实
现梦想的素质却千差万别。它需要
持之以恒的耐力，攻坚克难的毅力，
挑战未知的决心，孤独涉险的勇气。
追梦之路从来不是探囊取物般容易，
它可以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不断消磨
你的斗志；它也可以是陡峭险绝的断
崖，一次次地击退你的进攻。有梦
者，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追梦人，精兵
锐甲莫能入也。卷中的每一个追梦
人，一节一拍，一升一降，音符在指尖
跳跃，梦想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
直至破土而出，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舒展芳菲。

一百多年前，毛泽东的梦想是解
放全人类，鼓励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
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历经几十载惊
心动魄的征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
帜高高飘扬。十年前，马云的梦想是
领跑互联网产业，十年后的今天，阿
里成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巨
擘，而那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
现了呢”被亿万青年人引为座右铭。

战地黄花，关山难越，马蹄声碎，乱云
飞渡仍从容。寻找合作，创造机遇，
观念破冰，千难万险也度过。

当代中国，梦想源泉正涌流，追
梦号角正嘹亮。愿每一个人，都能左
手梦想右手坚持，走过风雨交加的夜
晩，趟过波涛汹涌的暗流，迎来梦想
的彼岸。

纵使天寒地冻，路遥马亡，有梦
不觉岁月寒，有梦使得三生暖。

在 苏
州 东 山 ，笔
会 的 晚 宴
上 ，我 认 识
了 她 。 冬
天 里 普 通
的 装 束 ，透
出 的 是 她
优 雅 和 端
庄的美。

席 间 ，
她 说 ，她 不
是 东 山 本
地 人 ，她 是

木里人。
“ 木 里 ？”我 问 她 ：“ 你 是 木 里

人？”
迎着我的目光，她说：“是。”
那 个 夜 晚 ，东 山 沉 浸 在 冷 风 冷

雨 中 ，而 我 却 热 血 沸 腾 ，真 实 感 觉
是：我回到了木里！

——木里，是元青讲的故事。
几 乎 在 日 军 侵 占 上 海 的 同 时 ，

苏州沦陷了，元青就是这个时候，搭
航风船来到了潘家沙。元青是旧军
人，部队从广东打到武汉后，他没有
回老家，留在了苏州的木里，做起了
红木生意。日军在对首都南京合围
时，长江的航道被封锁了，长江入海
口的淤泥小岛潘家沙，几乎和外部
世界完全隔绝了，元青从上海搭船
返回广东老家的计划也已经无法实
现。这个时刻，元青在三民镇上开
了一个茶庄，不为谋生，只为等待时
机。就这样，潘家沙人每天夜里或
者雨天的时候，都会聚集在元青的
茶庄里，听元青讲故事。

“ 木 里 的 人 好 ，他 们 说 话 轻 轻
的，烧的菜甜甜的，烧的鱼也是甜甜
的，好吃。木里的女人手巧，双手采
茶，如蜻蜓点水，那茶叶香甜，叫碧
螺春，专供皇帝喝的。那里的女人
会养蚕，会织布，那丝绸的布料做的
衣服，穿在木里女人的身上，那才叫
美 ，比 戏 里 美 多 了 ，看 着 木 里 的 女
人，很多男人就留在木里。木里到
处是手艺作坊，做红木家具的就有
好多家，在木里，人只要不偷懒舍得
出力气，几年就能赚几百大洋……”

元青的故事里都是木里！
木里在苏州。潘家沙人听说过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都知
道苏州杭州的美是景色的美女人的
美，苏州杭州的好是好吃好穿好玩，
但这样的地方，只是在穷人的梦里；
而木里的好，是潘家沙人最能接受
的一种，因为，只要不偷懒舍得出力
气就能赚到钱，这句话，潘家沙人听
得进。

“啥时间，带我们去木里吧？”
元青说：“不能呀，木里被东洋

兵占了。”
木 里 是 那 么 美 丽 ，那 样 百 般 的

好……东洋兵是一群畜生，有船家
说，他们把南京一个城的人都杀了，
他们占了木里还了得？痛恨和失望

交织在潘家沙人的心里，他们的结
论是：不把东洋兵赶走，我们谁也去
不了木里。这个时候，与世隔绝的
潘家沙人，第一次有了家国情怀，懂
得了汉奸不能做，汉奸不能帮，打东
洋兵的都是好人，要帮就帮打东洋
兵的人。

一 天 夜 间 ，一 条 航 风 船 突 然 驶
来，跳上岸来求援的是苏北来的“猪
老板”。元青一听，便带着大家跑到
船上，把船舱里的几十箱药品搬到
了横岸上的树林里。不一会儿，东
洋兵的汽艇追来了，几个东洋兵上
船查看了很长时间，因为没有查到

“违禁品”便悻悻离去了。在和东洋
兵打仗的那些年里，几乎每年冬天
都有苏北新四军缺粮的消息传来，
东洋兵征粮队的钱券可以换盐，可
以买洋火洋油洋布，但潘家沙人总
要悄悄藏几百袋稻谷，换苏北姜堰

“船家”的几张欠条。因为，潘家沙
人的心里已经有了决定，赶走了东
洋兵，我们要去木里。

解放后，因为资助过新四军，元
青得到了政府的表彰。我听得懂故
事的时候，元青已经离开潘家沙很
多年了，元青的故事和故事里的木
里，就这样吸引着两代潘家沙人。

木里一定是那时潘家沙孩童的
外部世界，构成了他们认知的基础
部分。冥冥之中，潘家沙人和远在
苏 州 的 木 里 就 有 了 不 能 分 割 的 情
愫。

17 岁，我成为海军航空兵的一
名战士，飞行者的身边有高精度的
地图，每次想起家乡的时候，也就会
想到木里，就会随手翻开地图，在横
泾这个园的旁边，木里是一个蓝色
的 点 。 结 束 军 旅 生 活 回 到 潘 家 沙
后，我应该早早去一次木里，在车载
的导航系统里，木里离我今天生活
的长兴岛团结村只有 118 公里。繁
琐的日子一直没有让我成行，潜意
识里的安慰是，就把木里当成了酒，
她会在时间里会变得愈加醇香。

第 二 天 参 观 她 的 企 业 后 ，她 带
我们到她东山的家里，她的母亲正
好从木里来看法国留学回来的外孙
女，三代木里的女儿也难得相聚一
起。高中考到钢琴十级，大学四年
就取得了硕士学位，这个名字中有

“雨”字的女儿，美若天仙。在女儿
的钢琴曲里，她为我们泡茶，她说，
每年都要做几斤碧螺春红茶，因为
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木里不一样的，
山坡上的茶树是和枇杷树长在一起
的，这是最好的碧螺春茶叶。而我，
手捧着茶杯问她年迈的母亲：

“村里一个叫元青的人，你听说
过吗？”

“ 没 有 听 说 过 。 木 里 没 有 人 叫
元青。”

…… 我 没 有 再 问 什 么 ，让 心 里
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不是
更好。笔会结束后，我便径直去了
木里。

□
吴
建
国

笔
走
心
缘

“建国，这就是我们当年开挖的
鱼塘吗？”“是啊，前哨农场的变化真
大啊，当年这里只是一片白灰灰旷寂
的盐碱地……”“假撇子，侬老早底开
锹挖的两块烂污泥伐要太结棍噢，像
火油箱一样，侬班里厢的小姑娘都不
想到侬锹底下挑泥。”

“哈哈……哈哈……”大家说笑
着。叫“建国”的农友吃饭拿筷勺、做
事 爱 用 左 手 ，农 友 们 都 喊 他“ 假 撇
子”。只有爱芳不随流，一直叫他“建
国”。

风沙催老了知青的容颜，岁月抹
不去青春的印痕。

今天，我们一群知青群组团崇明
返乡游活动，近百位昔日农场连队的
农友，一路欢声笑语，兴高采烈地游
览了农场场部，看了当年农场连队，
有人介绍说我们以前的一号田、二号
田上新颖雅致的居住社区，现在是前
哨五村……

日月如梭。我们的记忆之河汇
入 贯 穿 农 场 南 北 的 中 心 河 缓 缓 流
淌。没有运输船往来的中心河比以
前清澈了，砌了护栏、添加了景观平
台，变得更美了。场部桥，还是那座
老桥，改建后显得简洁漂亮，静静地
横卧在中心河上，见证着农场岁月的
沧桑变迁。

1977 年春节前，天格外的寒冷，
农场知青们奔赴十七连北面的旷野
地，打响了一场开挖鱼塘的战斗。当
年开挖鱼塘的艰苦悲壮场景，连队知
青们记得，爱芳更不会忘记。那是爱
芳生理上的苦时光，也是爱芳情感的
伤心地。

“假撇子”是当年爱芳班里的大
班长（主管农事劳动的排长）。他身
材敦实，为人仗义，不多话，是连队里
农事劳作的一把好手。爱芳比“假撇
子”小两届，身材颀长，娴静内秀，连
队广场边墙上每期黑板报的粉笔板
书大都出自爱芳的手笔。

“假撇子”与爱芳是农场连队里
公认般配的一对恋人。是那年开挖
鱼塘，导致了一段美好情缘的终结。

天寒地冻的冬天，开挖鱼塘的过
程透支着生命体力，极其艰苦，一些

农友的高筒雨鞋陷入泥泞里拔不出
来，干脆赤脚挑泥。在挖鱼塘的后期
战斗中，爬坡越来越高，卸泥距离越
来越远。那天，青春期的爱芳偏偏来
了“例假”，腹痛，她咬紧牙关，坚持着
在“假撇子”那里挑泥……

急 于 要 赶 挖 土 方 进 度 的“ 假 撇
子”，忽略了对爱芳的关心。他铁锹
挖出的泥块，常常比连队其他男生的
大一些。这样，他自己很累，与他搭
档的几个女生来回走坡挑泥更累。

爱 芳 实 在 挑 不 动 这 样 的“ 火 油
箱”泥块了!!

“假撇子”看到卸掉了泥块，担着
空担的爱芳缓缓晃晃地朝他挖泥处
走来：“爱芳，侬走快点好伐？”

爱芳忍着生理上的疼痛，忍着满
心的委屈：“建国，侬烂泥不能挖小一
点吗？”

“啥？在我这里挑泥的又不是侬
一个人，给侬挖小一点的泥块，别人
又不是不长眼睛。”

爱芳的泪再也忍不住了，溢出了
眼眶……

后来，“假撇子”从其他女生那里
了解了爱芳那天发生的情况，爱芳不
听“假撇子”如何解释、服软，决绝地
剪断爱的情丝……

1978 年，“假撇子”从农场上调去
了“宝钢”工作，一段情缘终成了昨日
的故事。

再后来，“假撇子”在一次事故
中 ，右 手 被 截 去 二 指 ，终 身 未 娶 妻
室。是因这点小小的残疾？还是情
困鱼塘？不得而知。

中断了近四十年的联系，因一次
农友聚游活动。爱芳与建国在崇明
这块洒满青春汗血的土地上重逢了！

有农友告诉“假撇子”，爱芳丧偶
多年，一个女儿在国外，情感处于空
档期……

度尽劫波情谊在。建国和爱芳
在鱼塘岸边凝视着清清水面，他们的
眸子里没有看到游弋的鱼群，却看见
了一对男女的投影在轻微舒缓地波
动，忽而分开，忽而相连；两人相视而
笑，彼此眼角的鱼尾纹漾开了鱼塘的
水面……

□ 周云海

（本文为2019年秋《风瀛洲》卷首语）

城市的温度 （油画） 黄阿忠


